
西北农学院学报

精 心 育 人 造 福 于 民

—
纪念水利科学家教育家李仪社先生逝世四十五周年

杨松甫 张守宪 李正义

今年三月八 日
,

是我国近代卓越的水利科学家和著名的教育家李仪征先生逝世四十

五周年
。

李仪征先生是一位忧国忧民的志士
,

他终生热爱祖国
,

热爱人民
,

创办学校
,

培育

人才
,

兴修水利
,

为开拓祖国现代水利科学技术和建设事业
,

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

尤其

是为发展陕西的水利事业
,

倾注了毕生的精力
,

建立了不朽的业绩
。

李仪征先生原名李协
,

字宜之
,

后以仪征通行于世
。

一八八二年二月二十 日
,

出生

于陕西省蒲城县富原村的一个农民家里
。

祖父李智成是一个老实忠厚的农民
。

父 李 桐

轩
、

伯父李仲特都是同盟会的成员
,

关中知名的进步学者
。

桐轩先生是文学家
,

编著很

多秦腔剧本
,

曾任陕西省诊议局长
、

易俗社社长
。

仲特先生是数学家
,

辛亥革命时
,

参

与筹划关中的起义
,

曾任陕西省同盟会会长
、

省舆图馆馆长
、

辛亥革命民军修史局总纂

长
。

先生就是生长在这样的家庭
,

从小受到 良好 的教育和爱国主义的熏陶
。

李仪征先生幼年随其父和伯父学习了四书五经与代数
、

几何等近代科学知识
。

一八

九八年
,

他同胞兄李博 ( 约址 ) 参加同州府考试
,

考取 了第一名
,

获秀才 衔
。

是 年 至

一九O 二年入径阳崇实书院和关中学堂深造
。

一九 O 三年任商州中学堂教员
。

一九O 四

年考入京师大学堂德文预备班
。

学习期间
,

成绩优异
,

译 《平面几何学》 ,

一九O 九年

毕业获举人衔
。

是年经陕西省西渔铁路筹备处选派前往德国皇家工程大学学习铁路土木

工程
。

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爆发后
,

他毅然回国
。

一九一二年参与倡办西安三秦公学
。

一九一三年春再赴德国留学
,

途中考察了俄
、

德
、

法
、

荷
、

比等国
,

目睹欧 洲各国水利

亭业的发 达景象
,

对我国水利事业的衰落痛心疾首
,

立志振兴中华水利事业
。

乃进丹泽

大学攻水利
,

专心致力于学 习和研究水利科学技术
。

一九一五年春
,

先生学成回国
。

历任河海工程专门学校教授
、

教务长
,

曾一度主持

校务
。

西北大学校长
、

北京大学
、

南京第四 中山大学
、

同济大学和交通大学教授
、

西北

农林专科学校教授兼水利组主任
、

陕西省水利局长兼渭北水利工程局总工程师
、

陕西省

本文承蒙西北农学院水利系主任郭月显高级工程师
、

康 福华副教授审核
.

特 此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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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厅厅长
、

建设斤厅长
、

上海港务局局长
、

华北水利委员会主席兼北方大港筹备处主

任
、

导淮委员会总工程师兼工务处长
、

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兼总工程师
、

扬子江水利

委员会顾问
、

全国经济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总工程师
、

全国救济水灾委员会委员兼总工程

师
、

中国水利工程学会会长等职务
。

一九三八年三月八日逝世
,

终年五十七岁
。

追 求 进 步 爱 国 忧 民

李仪址宪生是一位爱 国主义者和进步的民主主义者
。

他始终站在革 命和人民一边
,

仗义执言
,

痛斤时弊
。

敢于同旧势力进行不懈的斗争
。

先生从十八岁起
,

于径阳崇实书院读书时开始接受西方民主思想的影响
,

在进步老

师的教育下
,

对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老孙中山先生十分倾慕
,

曾组织同学参加主张妇女

放脚的夭足会
,

作 《女子不缠足歌》 和 ((天演论》 等文章
。

还撰 写了 《论权》 和 《神道

设教辟》 反对封建巡信
,

提 倡人权解放
、

自由
、

平等
、

博爱的进步文章
,

探讨社会改革

问题
.

一九 O 九年
,

年仅二十三岁的李仪扯先生为反对中美不平等条约
,

上书清廷侍御使

王仙洲
,

尖锐地指出
: “

天下事 以千万人之力成之而不足
,

以一人败之而有余
,

历观历

史
,

从古如斯
; 但不意此等事乃见于先生

,

先生不为全国人民计
,

独不为一身 名 誉 计

乎 ? `” 即此数语
,

足以表现出先生早在青年时代就具有一股爱国主义者大义凛然 和 不

畏权势的刚锐之气
。

一九 O 五年
,

先生从京师大学堂毕业
。

他不受清朝政府的任命
,

为了家乡的建设 而

回到陕西参加筹办修建西澄铁路 的工作
。

后被派往德国留学
。

到德国后
,

他不仅在业务

学习上孜孜不倦
,

而且还经常阅读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李 卜克内西主办的 《前进报》

和 《人民国家报》
,

思想颇倾向社会主义
。

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爆发
,

先生闻讯心情无

比激动
,

决定立即回国参加革命
,

当时虽然柏林东方学院延聘教授 中文的合同已定
,

他

也毅然辞之
,

携带购买的枪弹返回祖国
。

途中搭的是一条德国轮船
,

在船上和同舱的仁

人志士畅述革命志向
,

赞扬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思想和欧洲的社会主义学说
。

同舱的一位

荷兰老年妇女听后与他争辩说
“
社会主义要不得

。 ”
先生 当即予 以驳斤

。

一九一九年
,

先生在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任教务长
,

值 “ 五 四 ” 爱国运动爆发
。

、

先生主持正义
,

支持学生爱国行动
,

亲率学生上街参加游行示威
,

并在街头发表讲演
,

高呼
“
外争国权

,

内惩国贼 ! ” “
惩办曹 ( 汝霖 )

、

陆 ( 宗舆 )
、

章 ( 宗祥 ) 卖国贼 ! ”

等革命口号
。

在运动后
,

当有 !冷学生见异思迁
,

鄙薄技术不想读书时
,

先生又及时写了

《工程家之面面 观》
,

语重心长地说
: “

实行爱国
,

唯有工程家做得远大
,

实行打倒帝

国主义
,

唯有工程家做得结实
” 。

他把爱国与求学
,

政治与技术关系统一起来了
,

既培养

了学生的爱国主义思想
,

又使学生懂得要脚踏实地学点东西
,

只有真才实学才能把祖国

的事业搞好
,

才是真正的爱国
。

一九二五年初
,

先生任西北大学校长时
,

曾作为陕西省各界人士代表
,

赴北京出席

中国共产党和孙中山先生共同倡议召开 的全国国民会议
,

反对皖系军阀段祺瑞卖国独裁

政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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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七年初
,

先生出任国共合作的国民联军驻陕
.

兑司令部建设斤厅长职
。

当时正

值大革命时期
,

百废待兴
,

经费十分困难
,

他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
,

领导民众进行有利

于国计民生的建设事业
。

但是
,

革命很快被蒋介石
、

汪精卫的叛变所断送
。

国民联军驻

陕总司令部被解散
,

军阀混战
,

兵荒马乱
。

眼看水利建设事业发展无望
,

先生 情 然 离

陕
。

他在辞文中写道
: “

协所 虑者
,

政治设施
,

于增加国家生产
,

减轻人民痛苦之道
,

曾无一注意及之者
,

· · ,

… 况乎泽 己渴矣
,

鱼又何附
,

骨已见矣
,

肉将安取
,

勤民 日少
,

游士 日多
,

全国饥饿
,

又胡能免
。 ” ` . ’ “

协生于此国
,

长于此乡 ,
救危定难

,

自愧 羌

方
,

留国悯人
,

亦何能后
。 ” ` “ ’

七月
,

先生在致友人的信中
,

愤怒斥责以汪精卫 为 代

表的武汉政府
“
解除俄人之职

,

捕杀共产党人
,

停止党部农工等协会工作
” ` “ ,的罪行

。

一九三一年夏
,

由于国民党反动政符的腐败
,

全国滥种鸦片烟
,

先生撰文 进 行 抨

击 ,
义愤的指出

:

不禁烟
,

要永远受军阀战事之祸
,

民不遭劫
,

也要自己趋子灭亡
。

更难能可贵的是先生敢于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
。

一九三五年冬
,

蒋介石任命官

僚政客孔祥榕 ( 财政部长孔祥熙的亲信 ) 为黄河水利委员会副委员长
,

先生气愤的说
:

“ 不能和这样的人合作共事 ! ” ” 。 ’ 断然辞去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的职 务
,

拂 袖 而

去
。

并写了一首讽刺蒋介石和国民党反动政府的诗
: “ 以孔理财

,

以孔治水
,

财
、

水由

孔流出不己
。 ” 〔 , : ,

先生常到农村考察
,

对旧中国的封建土地制度深恶痛绝
,

对农民的疾苦深表同情和

关心
。

他在一篇题为 《陕西灾情与农村经济破产原因及其状况报告》 中
,

一针见血地指

出
: “

中国耕地分配极不平均
,

土地集中于大地主
,

农民以迫于生活之艰困
,

将其土地

廉价典当于土豪及官吏
,

农民复向地主租种
,

反受重租之剥削
,

, · ·

…农民以心血耕种之

利润
,

仍被 田主吸收无余
,

使农民陷于贫苦状况
。 ,,

陕西是
“ 无地不灾荒

,

无 村 不 破

产
。

农村间十室九空
,

都市哀鸿塞途
,

掘草为食
,

剥树充饥
。

既卖房舍
,

后 瓷妻女
, 死

喘饿毙情况极惨
。 ” 先生号召学术界

,

多为农民作些好事
,

提倡研究农村建设
。

他率先

身体力行
,

亲自替农民设计简易提水设备
,

乃牛棚猪舍
,

饮水磨房无不涉及
。

先生终生关心国家的前途
,

民族的命运
。

对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
,

先生 痛 心 疾

首
。

他热诚地拥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立抗 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
,

对双十二
“ 西安事

变
”
得以和平解决

,

国共第二次合作感到无比高兴
。

他说
: ,’ 国步艰难

,

如人之患臃肿

然
,

若内毒未净
,

决不得愈
,

此次事变
,

系国家出净内毒之 日
,

将走入 隆昌之运乎 ? 吾

人更当振起精神
,

为增加西北生产事业而迈进
。 ” ’ ` 2 ’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
,

芦沟桥事变爆发
,

日寇的铁蹄踏入我华北国土
,

中国军民奋

起抵抗
。

先生 当时正在北平医病
,

他满怀反帝爱国激情挥笔即诗 《芦沟桥》
:

“ 芦沟桥畔晓月高
,

芦沟桥上风萧萧
;

轰
,

轰
,

是那儿放炮 ? 咳 ! 原来是敌人来到
。

假着演操
,

来把衅挑
;

抗 ! 来的一个也不饶
,

抗! 来的一个也不饶
。

芦沟桥前
,

尸和石抛
,

芦沟桥下
,

血同水潮
;

轰
,

轰 I 敌人又来了里

哼乞 他们想夺芦沟桥
,

一次不逞
,

几次三番把死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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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 !男 ) L要试宝刀 :杀 !男儿要试宝刀 !

芦沟桥是我们 的长城
。

芦沟桥是贯 日的长虹
。

死守着
,

莫放松 ! 看鸟夷
,

怎样去纵横了

看鸟夷
,

怎样去驰骋 ! ” “ ’

芦沟桥事变后
,

先生抱病回庆
,

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
。

他为中外报刊撰稿
、

亲赴

电台和各地演说宣传抗 日
。

向各方面募集捐款支援抗战
。

还组织西安军民进行 防 空 设

施
,

坚持长久抗战
。

先生对抗战必胜充满着信心
。

他说
: “ 战事初开始

,

一时得失不必

介怀
。

… … 吾不信吾之国家遭此暴风疾雨之摧残
,

四万万五千万之民族即烟消云灭于地

球之上
。

现强敌虽攻我益急
,

但吾信其决不敢渡过黄河攻西安
,

吾人仍然照常工作
,

以

求增加后方之生产
。 ” ` ’ 2 ’

同时提出要
“
作十年二十年长期抗战之准备

。 ”
先生呼吁各

大中学佼进行爱国主义 教 育
,

建议加 强中国历史
、

地理之分量
,

增加军事体育训练
。

鉴于在 日寇蹂埔下
,

人民流离失所
,

无家可归
。

先生倡议在后方设立义养会
, “ 视人溺

如己溺
,

视人饥如己饥
。 ”

收容难民孤儿
。

他 自己带头收养了一家五口 的难民
。

先生平

日生活补素
,

衣食粗淡
。

但他对人忠厚慷慨
,

志行高洁
。

朋友
、

下属
、

学生若有困难
,

他多方周济
。

先生在病情岌岌可危时
,

仍然店记着抗日和为民兴利
。

口述遗嘱
, “

愿国人以国家

民族利益为前提
,

共赴国难
,

求最后之胜利
。

” ` 吕 ’ “ 切望后起同位
,

对于江河 治 导
,

本余之素志
,

继续致力
,

以科学方法
,

逐步探讨
,

其他防灾航运及水电等
,

尤应多予研

究
,

次第实施
。

” “
本省已成之灌溉事业

,

须妥为管理
,

其未竟及尚未着手之 水 利 工

程
,

应竭尽人力财力
,

以求于短期内
,

逐渐完成
。 ” “ ’

对其家属临终遗言
: “

处 此 国

难时期
,

身后丧葬
,

须力求俭约
,

尸体送医院剖验
,

以探病象之究竞
,

为医学界作一贡

献
。 ” ` ’ 3 ’

先生真正做到了为国为民鞠躬尽瘁
,

死而后 已
。

创 办 学 校 培 育 人 才

先生生前常说
:

要振兴 中华
,

就得办好教育
,

进行智力开发
,

培养科技 人 才
。

因

此
,

先生用很大的精力
,

从事于教育事业
,

先后创办了几所水利学校
,

并在十余所学校

执教数十年
,

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热爱祖国
,

热爱水利和其他科技事业的专门人才
,

桃

李满天下
。

先生一九一五年由德国学成回国
,

当年即参与创办我国第一所高等水利学府— 南

京河 海工程专门学校
。

该校是先生和刚由美国学成回国的
,

而有志于发展我 国电力事业

的许肇南先生
,

共同向倡议导淮事业的南通人张季直先生建议而创办的
。

许先 生 任 校

长
,

李先生任教务长
。

在创办初期
,

有三大困难
。

一是筹集资金困难
。

学校开办费少
,

当时仅筹得银洋四万元
。

为了满足教学之急需
,

把有限经费用到要害处
,

他们不先建校

舍
,

而借用 当时解散中的江苏省语议局为校舍
。

把开办费用于向外国购买图书和 当时国

内尚不能生产的仪器设备
,

充实教学工作
,

满足教学需要
;
二是教材困难

。

当时国内还没

有一本现代化中文水利工程书籍
,

各门功课的水利专用 名词更少
,

没有课本供学生学习

用
。

对此
,

先生当时虽同意许肇南先生的建议
:

直接使用外国教材
、

教师用外语授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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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他不主张长移使用外国教材而主张赶 紧自编中文教材
,

以免造成永远依赖外国的恶

果
。

先生言行一致
,

一边进行教学工作
,

一边还不辞劳苦
,

日以继夜着手编 写我们 自己

的教材
,

他很快地编写出 《水功学》 ( 即水工建坑学 )
、

《水力学》
、

《水工试验》 等

书
。

现在我们在水利科学上的许多专用名词实际上都是先生当时所使用的
。

先生编写教

材从不盲目生搬便套外国的东西
,

而是以吸取国外先进科学技术成果
,

紧密地结合我国

实际的中国式教材
。

更为 可贵的是
,

先生特别注意对我国古代治水
、

治河名家的著述和

在灌溉
、

运渠
、

河工建坑等方面的经捡与成就
,

都加 以详细介绍和阐述
。

这些教材不仅

在当时是一种好教材
,

即是现在依然有其实用价值
; 三是 i戊验实 习困难

。

当时国内尚无

一处现代化水利工程
,

学生学 习过程中无实物可供参观
、

实习使用
,

给教学带来很多不
。

先生适便时地把 各种水工建坑物做成模型
。

有山谷水库
、

重力坝
、

土坝
、

溢洪道
、

桥

涵
、

水 电站
、

船闸等应有尽有
。

并将其和采集到的各种矿物标本
、

建筑材料等在学校内

设室陈列
。

以供学生参观
、

学 习之用
。

这种直观教学法
,

不仪在 当时丰富了教学内容
,

提高了教学效果
。

即就是在现在对初学水利工程的学生来说也能起到良好的效果
。

值得

推广采用
。

先生教书重视埋论联系实际
,

主张读书要求实用
。

他经常带领学生到国内著名的江

河实地考察
,

使学生在实践中提高
。

如一九一七年
,

值华北大水灾
,

先生冒着 生 命 危

险
,

亲率学生奔赴河北省查勘了该省的五大河流
,

历时半年之久
,

收获丰富
。

先生还将

其调查材料整理成册
,

作为教材
。

先生授课运用启发式
,

深入浅出
,

形象生动
,

重视谙养学生独立
J

恩考和 自学能力
。

深得学生欢迎和敬重
。

一九二二年秋
,

先生由南京回到陕西家乡
,

除任陕西省水利局局长兼渭北水利工程

局 总工程师职务外
,

后又兼任陕西省教育厅厅长和西北大学校长职务
。

他为了给秦省培

养人才和进行教育改革
,

不仅创建了陕西省水利道路工程专门学校
,

并对全省教育事业

进行全面规划与改组
,

撤掉了一批不称职的中学校长
,

选用 治学有方
,

思想进步的人士

担任校长
。

随着关中水利建设事业的先后兴办
,

先生于一九三二年在西安创办了陕西省水 利专

修班
,

仍是采取借用佼台的办法
,

师生暂住省立西安高中
。

他亲自授课
。

一九三五年西

北农林专科学校初具规模
,

在于右任
、

邵力子
、

辛树帜先生的支持下
,

将专修班 由西安

迁入武功
,

改为西北农专水利组
,

不久发展为西北农学院农业水利系直至现在
。

为西北

墙养了众多的水利建设人才
。

先生亲任西北农专水利组主任并执教
。

在此 期间
,

虽兼职很多
,

体弱多病
,

工作十

分繁忙
。

但他仍亲白主持水利组工作
,

聘请救师
,

拟定教学计划和发展远景规划
,

主讲

农田水利学和制图学等
一

课程
。

当时从西安至武功
,

交通不便
。

为了不影响学生 课程的进

度
,

先生总是千方百计地按时到校授课
。

不论是严冬还是盛署
,

都要按时赶到学校
。

到

校后就立即投入工作
,

不是处理教务
,

就是登台讲课
。

一位 当年先生的学生回忆说
:
一

九三五年冬季的一天
,

李老师长途跋涉由西安赴到学校
,

我们看到他双脚已冻的麻木
,

头发
、

眉毛上结了一层 自自的冰霜
。

我们都劝他先进办公室休息一会
。

但是
,
先生跺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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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麻的双脚
,

拔一拨已冻僵的双手
,

就直奔教室去给我们讲课了
,

同学们看了心情都很

激动
,

立志要好好学习水利科学
,
为祖国水利事业建设服务

,

以不负先生培育之心
。

先生当时在国内外学术界声望甚高
,

但他备课仍一丝不苟
,

精益求精
。

据当年先生

的学生回忆说
:

李老师住所的灯光常常亮到深夜
。

讲课中紧密联 系西北地 区水 利 的 实

际
,

讲的主功活泼
,

引人入胜
。

先生在救学中大胆革新
,

反对生搬硬套外国的经验
。

他自己虽读书很多
,

但是对每

一个课返
,

都加以情心研究
,

凡有几种文字的版本
,

都一一认真阅读
,

注意分拆各种版

本的优决点
。

他从不受书中条条框框的限制
,

敢于对书中的东西进行
“
去 伪 存 真

” ,

“
去祖取情

刀 , “
用己所孟

” 。

他强调读书要用到人民福利事业上去
。

勉励学生
“
一切

要讲求实际
,

不妥争虚名
。

要多争做小事
,

不要嫌小
,

滴水成河
,

星火燎 原
,

要 树 雄

心
,

立大志
,

科学的商峰是无止境的
,

要勇于攀登
” 。 ` ” 教育学生 要

“
不 畏 风 霜 艰

辛
,

要百拆不回
,

不要在各利上计较或势力上费心
” 。 ` 了 ’

这些教导在今日读 米
,

仍 倍

觉亲切
,

具有现实意义
。

先土阮虫祝对学生的智刀教育
,

更注意对学生思想品德的培养
。

他经常语重心长的

对学生说
: “ 我 们做一 名学生

,

首先思想要高超
” , “

将来学成全到民间去
,

改良农作

物
,

指导衣民复兴农村
,

挽救我们危亡的国家
。 ” ` ” 学生毕业

,

先生都尽量挤时 间 赶

到学校参加毕业典礼
,

热情蜡言
,

象送别 白己的子女一样讲道
: “

所谓毕业者
,

才是求

学的开始
,

因为学问是无穷的
,

永远学不完的
,

讲一层又一层
,

登一级又一级
,

沉且学

习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 。

“ ’ “
毕业于农林专科学校水利组的学生

,

应该以开发 西 北

水利为目的
,

西北大好的平原
,

期待后来人开垦耕种
,

数千万困苦 的人 民
,

等待你们去

拯救
,
急压另刀前进

,

勿里
,

勿馁
,

前途定甚光明远大
。 ” ` ” 学生听后

,

深受 教 育
,

视先生为楷模
。

当年毕业学生
,

多为今日酉北水利事业的骨干
。

先生谦虚诚恳
,

侮人不倦
。

当时他的学生遍布全国
,

凡重要水利工程大都有他的学

生参加
。

他们在
一

没计和施工中遇到疑难问题向先生与信请教
,

他总是热情回信
,

尽量满

足要求
。

先生对于有志于祖国水利事业的青年更是关怀备至
。

一九三五年清华大学考送出国

学生张光斗来庆西省径
、

洛工程实习
,

先生对他的实习项目一一做了精心的女排与指导
。

张光斗先生后来成为我国着名的水利科学家
,

他对李先生的学问和品德是十分敬仰的
。

兴 建 八 惠 治 黄 导 淮

先生年轻时就怀着振兴 中华水利事业的崇高理想
,

立志要将白己从西方学 到的水利

科学知识和中国传统的水利科学技术结合起来
,

为祖国水利事业奋斗终生
。

先生于一九二二年应陕西省当局之聘回陕
,

就任陕西省水利局局长兼渭北水利工程

局总工程师
。

次年原陕西省水利局局长郭希仁先生病逝
,

先生怀着极其沉痛的心情
,

以

径河清水一怀祭于亡友之灵前
,

立誓定把径惠渠建成
。

此后在他任职期间
,

足 迹 遍 三

秦
,

将秦省诸河流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
,

对秦省的水利建设事业作了周密精细的

规划
。

写出了 《论引径》
、

《考察龙洞渠报告》
、

《测勘黄
、

渭航道报告》
、 《勘察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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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混战
,

不聊生
。

特别是经济
、

文化落后的陕西省更是民穷财尽
。

修建水利工程设施
,

需筹集大量款项
,

谈何容易
。

为此
,

先生 亲往京
、

津
、

沪
、

宁等地
,

多方奔走呼号 ! 希

望能筹集到一笔修建经费
。

但是
,

在那样的社会里
,

做官的都是为了升官发财
,

为自己

的荣华富贵
,

那有心思搞水利
。

因此
,

一些官僚政客
,

对先生呼号不但不予理采
,

反讽

刺讥笑李先生
“
太书生气

” 。 “ 先生引径计划只能为 画饼充饥 ”
。

先生对此并不气馁
。

他迎难而上
,

仍以顽强毅力继续到各地奔波
,

争取各方面的支持
。

曾三进北 京
、

两 下 南

京
,
纤冬于他为陕西人 民兴修水利的精神感动了不 少人

。

爱国将领杨虎城将军首先拨款予

以支价
,

国民党元老
、

李先生的同学

—
于右任先生也识极 协助筹款

。

同时
,

国外檀香
·

山华
. _

于及华洋账济会踊跃捐款资助
。

终使径惠渠工程于一九三 O 年动工兴建
。

时值大灾

之后
,

瘟疫疾病流行于陕西关中
。

虽筹到一笔款项
,

但资金并不宽裕
。

因 此
,

困 难 重

重
。

而更难者是建筑材料等的奇缺
。

为解决部分建筑材料的急需
。

先生倡导就地取材
,

拆 庙宇
、

收碑石
。

但这一建议却遭到不少地方乡绅的反对
,

径阳县汗头 区公所有个名叫

由云生的区长首先出面反对
。

他一方面煽动不明真像的群众阻拦拆庙修渠
;
另一方面又

向陕西省当局告状
,

使工程无法进行
。

先生知道后
,

即用纸浆泥做了一个引径工程大模

型 ( 长二米
,

宽一米 )
,

让人抬到径阳县政府大堂上
,

先 让乡绅们和群众看模型
,

同 l才

又向他们讲述修建水利工程的好处
,

最后先生在会场上很中肯地说
:

我是陕西人
,

我没

有二心
,

决不能把水利变成水害
,

坑害乡亲… … 要是咱早能把渠修成浇地
,

那会有死尸遍

野的民国十八年勺 说的反对者哑 口无言
,

好心群众心 悦诚 服
。

工程 又开始 了
。

在 施

工过程中
,

先生经常深入工地
,

具体指导工程技术人员和民工施工
。

经过两年的紧张劳

动
,

引径第一期工程终于一九三二年夏季竣工
,

六月二十 日放水浇地
。

接着就进行第二

期工程
,

一九三五年冬季全部工程完工
。

主要建筑包括有
:

横跨径河的拦河大坝
、

渠首

引水闸
、

引水涵洞
、

退水闸
、

排洪桥
、

分水闸及 引水斗门 ; 渠道设总干渠 和 南
、

北 干

渠
、

干渠下又分设八个支渠
。

渠道全长达二百七十余公里
。

灌溉径阳
、

三原
、

高陵
、

临

渔及礼泉五县农田近六十五万九千亩料
。

先生后半生以大部分精力为发展陕西省水利事业奔波于我省各地
,

对省内各主要河

流进行全面勘查
、

规 划
。

于一九三五年制定了 《陕西省水利工程十年计划纲要》
。

意欲

惠遍三秦之水
。

因此
,

在引径工程 ( 即径惠渠 ) 第一期工程完工之后
,

于一九三三年春

季又着手引洛工程 ( 即洛惠渠 ) 的测量 设计工作
,

一九三四年六月动上开工兴建
,

至一

九三七年底基本完工
. 辛气该渠设计灌溉面积为五十万亩

,

灌溉蒲城
、

朝 邑
、

大荔三 县 农

田
。

引渭河水的渭惠渠于 一九三 四年春季进行测量设计
,

第一期工程一九三五年三月破

土动工
,

至一九三六年十二月竣工
,

开始放水浇地
; 第二期工程于次年六月开 始

,

至同

年十二月全部完成
,

灌溉眉县
、

扶风
、

武功
、

兴平
、

咸阳五县 ( 市 ) 农 田六十余万亩
。

是指 一九二九年眯西大早
,

遭灾年的悲协景象
。

径惠渠建成年代
,

灌溉面积数和包括灌溉的地 区 与范围
,

均 引自 《 新民主主义 革命时期映西大 事 记 述 》

映西人 民出版 社 一九八零年版
。

洛惠渠因穿越 铁镰 山长达 3 0 0 0米的五号隧洞遇到流沙
、

暗泉
。

难 以凿道
,

致 使该工程至一九四 九年全 国

解放 时
,

尚未能 发挥效益
。

人民政府再 次拨款修建才使全部工程告成
,

开始灌溉浇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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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后
,

引渭工程又不断扩建至一九七 O 年后与宝鸡峡 引渭工程合并前
,

灌溉面积 已扩

大到一百五十余万亩
。

此外
,

还有引斜 峪水 ( 石 头 河 ) 的梅惠渠
,

是于一九三六年十

月动工兴建
。

之后 引黑河水的黑惠渠
、

引洋河水的津惠渠
、

引潜河水的潜惠渠
、

引溺河

水 的濡惠渠等
,

也都相继陆续开工或着手进行肋测泥 klJ
、

设计工作
。

以上就是 人 们 常

说
,

李仪社先生手创关 中八惠渠
,

皆指此而言
。

这些工程
,

有 些是 由他亲 自设计施工
,

有的是他实地勘测
、

规划
,

有的是由他指示纲要
,

后人设计修建的
。

在工程技术上
,

先

生不但继承了我国古代水利建设的优良传统
,

更广泛的应用了西方近代的水利 科 学 技

术
。

尤其是在水文
、

测量
、

勘探
、

水工建筑和灌溉管理等方面
,

都采用了西方近代科学

技术
。

从而奠定了我省具有现代
一

火平的灌溉工程基础
。

它早在三十年代已成为我国北方

水利之冠而闻名于国内外
。

它大
_

地促进了陕西省农业生产的发展
。

用当时 ( 一九三二

年径惠渠第一期建成放水浇地 ) 决 惠灌区农民的话来说
:

过去棉花只拾一两 捆
,

那 年

一九三二 ) 上了 匕八捆
; 过去一亩糜 谷只打三四斗

,

那年 亩 亩 过 了 石
来 。

许 多 人来

了个
“ 猛发家

” 。

因此
,

灌区农民亲切的称李先生为 ,’i 舌龙 王 ” ,

是 “ 圣 人”
。

有 人

说
.

敬神不如敬李先生
。

先生逝 世后
,

灌区许多家庭动了哭声
。

三周年那天
,

西安易俗

社唱戏隆重纪念李仪征先生
。

西安有几万人参加
,

歌颂先生丰功伟绩的牌匾有 三 十 多

面
。

之后每年的 青明节
,

都有上百人前往坟上添土
、

植树祭奠
。

李先生为人 民 办 了 好

事
,

人民永远是不会忘 记的
。

先生热爱水利事业如同手足
。

他没有亲生女儿
,

但他却常对人说
: “

我有三个女儿
,

她们的名子叫径惠
、

渭惠
、

洛惠
。

我亲自去工地
,

就是要去看望我的三个女儿
,

她们都

是陕西人民的掌上明珠呀 ! 你们怕我年老体弱
,

劝我不必常往
,

但我放心不下
,

有何辛

劳之苦 ? ! ”
先 生终生对水利事业忘我工作

,

一九三二年夏季先生赴陕南南郑 县 考察

水利
。

回来 后 身 染重病
,

连坐都不能支持
,

就躺在床上 口述由别人代写了几 万 字 的

《汉水上游之水运》
、

《汉江上游之概况及希望》 等报告
。

大病后初愈
,

就又亲笔写下

《函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陈述陕灾状况并请娠修第二期径惠渠工程》 等多篇论文和

报告
。

一九三七年渭惠渠工程告竣
,

先生抱病顶风 冒雪去眉县魏家堡渠首亲自主持放水

典礼
,
高兴地对人们说

:

渭河里的水
,

今天也被人民应用了
。

一九三八年二月
,

渭惠渠

放水不久
,

渠首南上坝段彼洪水冲坏
,

如不及时抢在汛期前修复
,

势必造成主流南移
,

不能引水灌溉
。

此时光生病情垂危
,

已不能说话
,

但他一直还惦念此事
,

用抖动的手
,

在他人手掌心上
; 写下

“
大坝

”
二宇

,

示意要注意南土坝的抢修工作
。

在场的人无不为

之感动
。

水电部钱正英部长在纪念李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大会上讲话时指出
:

李仪扯先生对于

向来以灾难著称的黄河
,

悉心进行研究
,

提出了一 些独到的见解
。

早在一九二二年
,

他

于海河工程专门学校执教期间
,

就写出了 《黄河之根本治法商榷》 一文
,

探索了黄河致

谷报告书》
、

《我之引径水利工程进行计划》
、

《请拨庚子赔款以陕西省引径 水 利 说

帖》
、

《请恢复郑 白渠
、

设水力纺织厂
、

渭北水泥厂恢复沟恤与防止壑扩展及渭河通船

事宜》 等几十篇论文及报告
。

然而在那腐朽
、

落后的旧中国
,

政府腐败无能
,

军阀连年

关中地 区服谷每石约为三百斤左右
,

是十斗
。

棉花一捆 十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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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的原因和根本治理的途径
。

一九三三年夏至一九三五年
,

先生任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

长兼总工程师
,

在此期间
,

先生则致力于黄河治本 汁划的勘测与研究工作
。

如水文站
、

雨量站的设置
,

一

下游河道地形的测量
,

上下游黄河干支流以及运河的勘察
,

泥沙问题的

研究等
。

进一步研究灾害根源和治黄方略
。

先生在此短短两年多的时间里
。

就黄河问题

先后 写出了 《黄河治本的探讨》
、

《导治黄河宜注意上游》
、

《 i台黄关键》 、 《黄河水

文之研究》
、

《函德国恩格尔斯教授关于黄河质疑之点》
、

《研究黄河流域泥沙工作计

划》
、

《黄河流域之水库问题》 等四十余篇专著与报告
。

先生还早在一九三二年就商得

德国德累斯顿工业大学恩格尔斯教授 同意委托在德国求学的李赋都先生在德国慕尼里噢

拜纳黑水工试验场作黄河下游河道整治模型 试验
。

先生不仅对黄河治理的研究绞尽了心

思
。

而且在黄河出现险情大堤决口 时
,

也不畏艰险亲自率工程技术人员和民工到现场 日

夜抢险救灾
。

他还经常访 问灾区群众
,

和民工亲切交谈
,

以收集关于洪水的资料
,

虚心

向老百姓学 习治水经验
。

先生在分析我国历代治河经睑教训的基础上
,

创造性地提出了对黄河治理必须是上

中下游并重指导思想
。

指出
:

今后之言治河者
,

不仅当注意孟津— 天津— 淮阴三角

形之内
,

而应移其 目光于上游
,

是则余此篇最著重者也
。 `“ ` 又指出

:

历代治河皆重 下

游
,

而中上游曾无人过问者
。

实则洪水之源
,

源于上中游
; 泥沙之源

,

源于上中游
, … …

治黄河须从上游设法
,

请即派人测量研究
。 ` “ 、

先生认为黄河为患的症结在于 泥 沙
。

指

出
: “

黄河之弊
, … … 由于善淤

、

善决
、

善徒
、

而善徒由于决
,

决由 于 淤
” 。 ` 2 》 “

故

去河之患在防洪
,

更须防沙
” 。 “ ’ “

沙患不除
,

则河恐终无治理之一 日
” 。 ` “ ’

因此
,

他认为最费研究的是泥沙问题
。

先生主张在上
、

中游要广泛植树造林
。

在中游地区作好

水上保持工作
,

以减少泥沙之下泄量
,

同时在各支流
“
建拦洪水库

, 以调节水量
, ”

并

且于
“
宁夏

、

缓远
. 、

晋
、

陕各省黄河流域及各省支流
,

广开渠道
,

振兴 水 利
” , “ ` 以

进一步削减下游洪水
。

至于下游防洪
,

他认为应尽量为洪水
“ 筹划出路

,

务使 平 流 顺

轨
,

安全泄泻入海
。 ” “ ’

其具体办法是
:

开辟减河以减异涨和整治河槽
。

对下游 河 槽

的整治
,

先生主张德国学者恩格尔斯教授的办法办理
,

即 “ 固定中常水位河槽
,

依各段中

常水位之流量
,

规定河槽之断面
,

并依修正主河线
,

设施工程以求河槽中 深
,

滩 地 淤

高
” 。 “ ’

认为黄河下游的治导还必须与上中游水库的修建紧密结合起来
,

防洪与蓄 水

同时并举
。

要防洪
、

航运
、

灌 i既和水力发电兼顾
。

同时
,

先生还倡导要在黄河的上中下

游普遍开展测量工作
,

加强水文
、

气象
、

地质
、

泥沙诸方面的研究工作
。

先生在深刻对黄河水患研究的基础上
,

还对治黄大业
,

提出了宏伟的远景规划
,

并

对其充满着必定胜利 的 信 心
。

他 在 《黄河水利委员会工作计划》 中 指 出
: “

使黄河

运达腹地
,

上以联贯其著要支流
,

下 以错综平淮运
,

使成一良好之航道
,

此则历来人所

未敢言
,

而以为过奢望者也
。 ” 又说

:
黄河水库

,

若一旦有办法
,

非独水灾可望免除
,

西北旱灾看可望减少
,

开发西北
,

其庶几平 ! ` ” 又说
: “

使河槽刷深
、

河防 益 固
。

使

海口通畅
,

排洪顺利
。

使河床整壹
,

帆揖无阻
。

此历来河工之所有志愿而未能达者也
” 。

现今
, “

用古人之经验
,

本科学之新 识
,

加以实地之考察
,

精确之研究
,

详审之试验
,

.

缓运为民国时期我国一个省建制
,

解放后统划给内蒙古自治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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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之智力
,

伟大之机械
,

则又何目之不能达
” !

我国在过去几千年中
,

对于黄河之治理一直是局限于单纯着眼于黄河下游
,

近代一

些国外学者则又多把上中游植树造林视为治理黄河的主要方法
,

而且在不同程度上又多

持以悲观论调
,

信心不足
。

然而先生对治理黄河不但充满信心
,

而且改变了几千年来单

纯着 lR] 于黄河下游的治河思想
,

把我国的治河理沦和方略向前推进了一大 步
,

今 天 看

来
,

仍然具有现实的意义
。

先生在任导淮委员会委员兼总工程师期间
,

于一九三 O 年同德国汉诺威工业大学教

授方修斯共同制定了 《导淮计划》
。

但 因建设资金无着
,

先生即辞职而去
。

数年后
,

英

国退还
“ 庚子赔款

” 。

导淮委员会乃用以建设先生在 《导淮计划》 中规划的 苏北 运 河

上邵伯
、

淮阴
、

宿迁三个现代化船闸
。

三个现代化船闸之建成
,

使千吨巨轮从苏北直航

长江到上海
。

沟通了南北交通
,

促进了物资交流
。

洪泽湖三河坝 ( 闸 ) 是直到全国解放

以后
,

才按照先生原规划完成的
。

该闸之建成从而使洪泽湖变成为淮河中的一个调节水

库
,
不仅可以减轻淮河洪水时对下游的威胁

,

而且
,

还可以作蓄水库供灌溉之用
。

灌溉

之水从高良涧进水闸引入苏北灌溉总渠
,

横贯苏北平原
,

可灌溉苏北广大地区约二千多

万亩农田
。

改善了苏北面貌
。

先生从二十年代末期到他逝世为止
,
还参与了我国长江

、

汉江及海河
、

永定河等华

北诸河流的规划治理和研究工作
,

写下了不少的很有实用价值和指导意义的论 著 和 报

告
。

解放后五十年代初期修建的官厅水库也都是按照先生生前原规划完成的
。

先生在 世短短五十多年
。

但是他的功绩是极其伟大的
,

他不仅热爱水利事业
,

为我

国水利事业历经千辛万苦
,

作出了贡献
。

他还对国内其他工程建筑设施和公益事业呕心

沥血
,

作出了显著的成绩
。

例如一九二九年先生任重庆市政府工程师期间
,

设计的成渝

公路老鹰岩盘道
,

不仅形式新颖
,

而且构思精巧
。

被后人誉为
“ 巧夺天工之杰作

” 。

同

年先生还兼任浙江省建没厅顾问
,

又为浙江伉州湾设计了新式海塘
。

先生对陕西省的公

路
、

邮电
、

电力
、

市政
、

气象等建设以及文物保护亦甚有成绩
。

他在任陕西省建设厅厅

长时
,

发表了 《陕西省建没书业 计划大纲》 ,

依此计划建 i戈了西安电厂
、

西安长途 电话

设施 以及西遣
、

咸铜
、

咸榆
、

凤汉等公路
、

西安革命公园
,

关中
、

南郑
、

榆林三个测候

所 ( 气象站 ) 和 各县雨量站等也都是先生主持建起来
,

修复了临渔华清池
。

还倡导成立

陕西省古物保存会和联合全国水利学界人士
,

创办我国第一个民间水利学术团体— 中

国水利工程学会
,

先生任学会会长
,

直至逝
一

世为止
,

长达七年之久
。

先生为传播水利科学技术
,

交流学术情报
,

编辑出版了 《水利》 月刊
,

整理刊 印了

一批古代治水典籍
,

在天津成立了我国第一个水工试验室
; 同时在团结全国水 利 界 人

士
,

谋求统一水政方面
,

先生也作过不少有益工作
。

论 著 宏 富 发 展 科 学

.

先生终生孜孜不倦
、

刻苦钻研
,

一

博学多才
,

治学谨严
,

学识渊博
,

著书宏富
。

为后

来 治河兴修水利
、

培育人才留下了极为宝贵的遗产
。

先生对水利科学造诣很高
。

在他暂

短的一生中
,

结合工作
,

对我国的大江
、

大河
,

特别是黄河问题研究很深
。

其 它 如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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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

地质
、

气象
、

天文
、

历史
、

地理
、

文艺
,

宗教也都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
。

因此
。

先生的学术论著是很多的
,

仅现在可 查的就有各种论文著作 2 70 余篇
,

有关水利方面的

18 8 篇
。

其中有 《最小二乘方》
、

《实用微积分》
、

《宇冰本论》
、

《彭 胃氏实用水力

学》
、

《中国水利史》
、

《水力学》
、

《水功学》
、

《丑农救国策》 等十余部专著由商

务和中国科学印刷公司公开出版发行
。

先生是我国现代水利科学的先躯
,

他终生研究近代水利科学技术
,

总结祖国丰富的

水利科学遗产
,

探讨水利中的实际问题
。

我们从他的论著中可以看到
,

先生对我们这个

幅员广大的祖国的山山河河
,

都有着细致而深刻的分析
,

他在黄河上工作虽然 时 间 不

长
,

仅两年多时 I’d ,

但对于黄河上
,

中
、 一

厂游的治理却写下了中肯的理论文章
,
尽管当

时西北地区和黄河等河流在有关资料和水文
、

测量
、

勘深等各方面条件很 差
、

交 通 不

便
,

没有现在的先进仪器设备影响先生对一些问题的认识
。

但他的很多论著到今天我们

学 习起来
,

仍倍受启发
,

很值得我们搞水利科学的同志一读
。 “ ` ’

先生的一生注重实践
,

注意理论联系实际
。

他主张科学 治水要通过准确的测量和实

地调查
,

要真正了解全流域的地形变化
、

气象变还
、

流量增减
、

泥沙冲淤 等 状 况
。

因

此
,

他在其整个一生的兴利除害的水利建 设事业 过程中
,

从勘测
、

规划
、

设计到施工
:

都要亲自进行调查水倩
、

民情和组织人民进行测量工作
,

曾写专芳 《请早期派人测量研

究案》
、

《请测量黄河全河案》
,

论述测量之重要
。

先生对治河工程没施祖水刊工程
’

主张

建立各种模型试验进 行试验
,

在施工前应有充分的资料和
,

丁靠的奴据
,

把水刊工程置于

近代科学基础之上
。

论述模型试验的专著有 《三省会派工程师德国作 i台导黄河试验之缘

起》
、

《湾曲河道挟沙之大模型试验》
、

《水工试验》 等
。 `

” 先生还是我国第一个主

张综合治水的人
,

他说一个流域的水系就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

必须综合治理
。

总之
,

先生对我国水利科学探讨研究之深
,

涉及范围之广
,

在近代历史上 是 少 见

的
。 `

尽管他是处于 20 世纪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的学者
。

但是他的许多论著
,

今天仍然有

其重要 的科学价值
,

值得我们后人学 习
、

借 鉴
。

今天我们在缅怀先生对我国水利事业和

教育事业上所做的贡献时
,

要发扬他振兴中华的爱国主义精神
,

学习他严谨的科学态度

和全心全意为人民谋福利的高尚品德
;
学习他深入实际和艰苦奋斗的精神

。

为早 日实现

我国的四个现代化而努力奋斗
。

附后
:

本文在完戍过程 中曾得 李仪让先生的亲属李赋宁
、

李赋都
、

}奎燮主{
、

唐 得

源诸 位先生和熟悉李先生的事 绩的汪胡祯
、

屈 武
、

米哲沉
、

孔从洲
、

{呈冬宜{
、

刘依仁
、

王圣域
、

{亘妻画
、

诸位先生和韩浪观
、

熊运章
、

康福华
、

刘祖典
、

赵尔慧
、

沙际 德
、

马 宗

申先生提供材料
,

在此特致谢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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